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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安问题 个资外泄 身分证改革运动 私隐

阿静走进台北市移民署办公室，向柜台职员提供申请编号，随即收到一张浅蓝色卡片——居留证上，除基

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私隐，更想拥有选择权

“不是每个人都想父母名字、婚姻状况被揭露，每个人对于幸福美满的定义不同。”

台湾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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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静走进台北市移民署办公室，向柜台职员提供申请编号，随即收到 张浅蓝色卡片 居留证上，除基

本的姓名、性别、出生地、出生日期、统一证号外，还列出配偶名字、在台地址。

阿静有点不安，轻声跟旁边的丈夫说，“这不是我的个人证件吗？怎么有你的名字？还有地址？”丈夫皱一

皱眉，香港的身份证，并没有这两项个资。阿静向来在意个资暴露，高中时，有商店职员拿到她的电话号

码，随后两个月，一直对她作讯息及电话骚扰，她至今仍心有余悸。

晚上，阿静跟台湾朋友兰兰吃饭，庆祝在台展开新生活。阿静告诉兰兰，居留证额外个资让她疑惑和不

安，“这是否只是我恐惧太大？”她也纠结着，或许是自己未充份了解额外个资的用途和背后的原因。


兰兰也掏出她的台湾国民身分证——上面不止有配偶名字和户籍地址，还有父母名字。“不止是妳这样的外

国人，连我是国民，也奇怪身份证为何列出爸妈资料。”


早前，有新人到兰兰任职的公司求职，须登记身分证，同事一看，在旁叫嚷︰“原来妳爸爸是XXX（一个名

人）！他女儿要来我们公司工作！”有一两个同事也跑过去，七嘴八舌道︰“妳爸那么有钱，妳何须工作？”

这让新人好尴尬——她觉得，她的工作能力跟父母背景无关。

“我们从小到大就这样，好像挺习惯......”直到步入职场，兰兰才觉得身分证个资太多是一个问题，“可能我

结婚后，转换工作，主管考虑是否聘用我时，也会考虑我是已婚女性。”


阿静也在想，未来在台寻找工作时，或会遇到相同情况。“会不会变成大家以为旁人八卦而已，没想到跟私

隐有关？”这个讨论未有下文，她们觉得暂时没法改变现况，证件先放回钱包之中。


在台湾，无论是选举投票、考试、取件，或是办理银行业务等大小事，都需要用上这张小小的卡片。台湾

律师陈宏奇，正正对这个由个资引发的私隐问题感不平，最近进行一场公民行动——于法院提出诉讼，要

求移除身份证上除姓名外的个人资料，和其他家庭成员资料。



为删除身分证栏位提诉并胜诉，史无前例 


2021年1月，陈宏奇向台北市文山区户政事务所申请换发国民身分证，要求卡面不含相片、性别、出生日

期、出生地、户籍地址、父母姓名、配偶姓名、役别（根据兵役法规定，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

义务，并在国民身分证上注记不同的兵役名称，例如常备军官、预备军官、国民兵、替代役、免疫等）等

多项资料，遭户政人员拒绝。他随后向台北市政府诉愿，但遭否准，于是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诉讼。

陈宏奇主张，人民的资讯隐私权和不表意自由权（属言论自由范畴，即消极的不表达意见）受宪法保障，

因此他有权增删身分证上任何重要的个人隐私资讯。不过，《户籍法》授权内政部订定身分证的详细规

格，根据现有法规，户政事务所无法配合陈宏奇要求。

法院于2022年6月宣布陈宏奇胜诉，但仅通过他的部分请求——除了父、母、配偶姓名及役别可删除外，

其余资讯仍须保留。

为删除身分证栏位而提起行政诉讼还胜诉，在台湾史无前例。 


案件胜诉引来台湾媒体报导，但内容鲜少考究陈宏奇的动机。端传媒邀约他受访的隔天，他便答应。35岁



的陈宏奇担任律师10年，谈及诉讼过程以及法律意见，他应答时快速、立场坚定。

陈宏奇向记者表明，提诉跟个人经历无关，并缓缓道出更多想法：“我跟你说话时，我可以拒绝透露更多个

人资讯。但身分证不同，我不知道看我身分证的人在想什么。”

观诸现时身分证上登载的个人资讯，最让陈宏奇感到疑虑的是户籍地址（部分台湾人的户籍地址为老家，

而不是常居地址），因为有心人士可从地址找到他的亲人，甚至他本人。例如发生车祸，涉事双方起冲

突，警察来处理时，涉事者要出示身分证，“如果对方在某个时刻看到你的身分证，有心就可以记住你的个

资，而且你不知道他会对你做些什么。”

他在工作过程中，见证额外个资暴露所带来的祸害。例如，有一名客户因欠债，身分证被讨债集团拿走，

但因对方掌握他的户籍地址、父母及配偶名字，客户非常担心家人会被连累。

“绝大多数民众可能从没遇过因个资外泄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故未有为意保障个资私隐的重要。”但陈宏奇

强调，上述案例虽有救济方式，例如对滋扰者提告恐吓危安罪等，不过一旦已发生侵害，对民众来说，事

后救济既麻烦且困扰。

陈宏奇对私隐的重视，不限于身分证上的资讯。他在工作中会接触形形色色的客户，当双方首次接触，他

不知客户心思、人品如何，他示范用手掩着手机萤幕，“我怎么知道无意间对方有否看到我家人的照片？有

否看到手机内哪些资讯？又会拿这些资讯做些什么事？”

关于个资暴露的不安感，在这半年也入侵阿静的生活。前阵子，阿静前往离岛，买船票时须出示身分证明

文件。她原本先拿出钱包和居留证，但犹豫一下后，再从背包另外取出香港特区护照，“可能职员会觉得奇

怪，边境尚未开放，怎会有人拿着别地的护照来买船票，而非用身分证、居留证？但至少，我的护照没地

址，安全感大多了。”

日常中，当阿静到便利商店取货，她就会出示香港身分证或护照来证明身分。最初，职员还追问，“香港

人？”、“住附近？”、“没带居留证？”

“那时通常会说‘我忘了’，可能他们会视我为非法入境者，但总比让人知道完整地址来得安心。”阿静笑说，

职员不熟悉别地的身分证明文件，会把证件看完再看，但当阿静去过该所便利商店几次之后，职员已没再

多问。



台湾律师陈宏奇。摄：陈焯𪸩/端传媒

法院：父母和配偶姓名，以及役别可以移除 


陈宏奇诉讼时提出有关的理据，部分获法院支持。法院认为政府对资讯隐私权的相关限制，应合乎法律保

留原则与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或是禁止侵害过当原则，基于保障人权。国家权力行使

若有侵害人民的必要，应以最适当、最小侵害的方法为之。）国家强迫人民登载过多个人隐私，且无法提

供有效的遮隐方式，人民确实可能因出示身分证导致个资外泄，因此政府需要特别留意隐私问题。

不过，法院也强调，目前领护照、领选票、担任公民投票提案人等，或一般私人活动，例如银行开户，也

要求民众出示身分证，因此身分证上登载的资讯要符合法规范之外，也应符合辨识身份的用途，而非过度

侵害人民隐私。

在判定身分证各项资讯是否需刊载时，法官主要衡量是否符合母法的原则，即《户籍法》第51条第1项，

“国民身分证用以辨识个人身分，其效用及于全国。”例如役别栏位，法院认定和识别身分无关；而父、母

和配偶姓名则属于间接辨识资讯，写在身分证上恐同时揭露其他人的隐私，违反比例原则。

不过判决书也补充，“有无配偶”和“配偶姓名”两者的资讯揭露程度不同，户政机关如果认为婚姻状况有刊

载之必要，可在不违反比例原则的情况下执行。



简言之，法院认为，照片、性别、生日与地址是辨识个人身分的重要特征；而父母和配偶的姓名，以及役

别，均与辨识个人无直接关系，因此判决可以移除。

判决结果一出，内政部户政司长林清淇称无法接受，并强调为了全国身分证格式统一，一定会上诉。他也

表明，只看姓名和身分证字号，并不能完全证明个人身分，需从关联性判断是否为本人，如以父母名证明

亲子关系、配偶栏证明夫妻关系等，并表示有些行政业务需要核对本人与亲属的“关系”。

翻查资料，部分医疗院所会在手术门诊须知中，要求病患本人与家属携带身分证，已进行身份核对。 


https://www.cych.org.tw/cychweb/cych3/ad/files/2019128V007%E9%96%80%E8%A8%BA%E6%89%8B%E8%A1%93%E6%B3%A8%E6%84%8F%E9%A0%88%E7%9F%A5-OR-2018-07-05.pdf


陈宏奇反对内政部的说法，他指出，如在行政、司法上有更多个资的需求，可以向机关调取个资纪录，例

如可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户籍誊本证明关系与结婚证书。

经端传媒查证，文山户政事务所及陈宏奇皆上诉，待法院通知开庭日期。 


此诉讼经媒体报导后，引发热议。有网民质疑陈宏奇的动机，认为父母、配偶姓名，非见不得人的资讯，

身分证也不是随便就会被他人看到。此外，更有不少民众担心，若删除配偶栏，将难以确认他人是否已

婚，助长外遇事件发生。

不过，亦有网友以自身经验说明暴露个资可能带来的影响。该网友表示，他曾在求职时被要求提供身分

证，进而被认出父母是地方从政人士，之后遭到对方指指点点。

对于网友对自己的批评，陈宏奇不以为意，“网友想像力太丰富”，如果要谎称单身来“骗婚”或“骗砲”，透

过伪造身份证就可达成目的。“一段关系中，需要身分证来证明自身是否单身，这段关系可能本来就不稳

定，缺乏互信基础。”而如果一方需要确切证明，他建议直接与对方到户政单位申请户籍誊本，得到准确的

资料。

https://www.cych.org.tw/cychweb/cych3/ad/files/2019128V007%E9%96%80%E8%A8%BA%E6%89%8B%E8%A1%93%E6%B3%A8%E6%84%8F%E9%A0%88%E7%9F%A5-OR-2018-07-05.pdf
https://www.facebook.com/pnnpts/posts/pfbid02qNntHmjUt7NKhUKEAX7q8gVQBiHJXr6kYGd4bXt1h4AUBD9gHc8ogwJJ5M8z5AoSl


2020年4月16日，台北市。摄：陈焯𪸩/端传媒

2015年，也有一场要求删走身分证个资的改革运动 


身分证过度揭露个资，可导致的伤害多元，然而，一般大众若非亲身经验，很难想像对当事人或某一群体

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议题早在多年前已有讨论。脸书专页“单亲妈妈与她的小孩”作者、教育部性别

平等教育讲师周雅淳，就曾于2015年向网友募集“身分证故事”，得到广泛关注。她向端传媒称，当时意识

到这问题是“结构上的不正义”，而透过她的专页，这些故事就能被看见。

身分证上父母、配偶栏位，代表了什么？当年投稿的朱雅君，也问过这个问题。朱雅君从小是单亲孩子，

渴望改母姓，摆脱与生父关系。等到民法修正，成年子女可自愿改母姓，却在新的身分证上见到父亲栏

位，而该栏位还置在母亲栏位前面。她质问，“为何一个独立个体的身分证需要双亲栏位？”

对比中港澳的身分证后，她觉得台湾身分证“好像有点滑稽”，因为显示了一些没必要的资讯，“一切都让我

觉得是国家为了监控个人之下而设计的，并非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设计身分证！”

一名单亲妈妈亦指，她的自由接案工作是以劳务报酬方式领款，需要向客户提供身分证以便核销；离婚后

一年，每当她拿出身分证，就成为她最痛苦的事——“该主动解释为什么配偶栏变空白了吗”、“还是假装对

方会什么也没看到”、“他们会在后面耳语，猜测我离婚的原因吗”。

事实上，她并非觉得离婚丢脸。不过，离婚有阵痛期，需要时间疗伤。她也担心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离婚，

存在不友善眼光，例如“女人一定有什么问题被离婚”、“一定是她没有满足先生”、“一定是女的个性太强”

等。而且，离婚后身份证上的配偶栏位呈空白，就等同跟众人宣告“现在没老公了”，“是一件非常残忍和痛

苦的事”。

“不管人家有没有开口问，他就会有一个疙瘩，不知道你看到（配偶栏位）了没有，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评价

这件事，或者是他会陷入痛苦，为什么要一直不停地跟别人解释。”周雅淳对端传媒说，“离婚这件事情跟

公领域、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周雅淳是性别议题倡议者，她的行动，源于看到朋友在演讲后分享参与者对于身分证上父亲栏位的空白，

将导致单亲孩子在就学、就业遭遇不必要的压力，朋友当时认为这是值得关注的议题，引起了周雅淳的关

注。她因单亲母亲的身分，长期关注并书写单亲家长与孩子的议题，特别能理解单亲家长与孩子身分遭到

非自愿的揭露后，可能被社会标签为“不正常”，而遭异样对待。

事实上，身分证隐私问题不乏台湾男性的困境。周雅淳提到一名男性朋友因为“役别”而遭到歧视，曾因重

https://www.facebook.com/mimiand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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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mimiandmom/posts/pfbid02u1WwmVkPmYKcBdSEDiQ4rcnWE6eCdNcY9NpGGrNBTyehB5ug7HmxCueMgj6H88TPl
https://www.facebook.com/mimiandmom/photos/a.688909361141680/994298270602786


度忧郁症免役的他，因身分证上的“免役”二字，在求职时遇上很大困难。

但周雅淳也曾看到网友留言︰“难道有病不应该让公司知道吗？”周雅淳慨叹，“我们总是说忧郁症病人要走

出来、要工作、要振作，当他真的要工作要振作的时候我们却搬了一块难以跨越的障碍横在他面前......我

们怎么能不认为忧郁症是社会造成的？”

2014年，就业歧视监督联盟与时任立委尤美女曾召开记者会，公布他们所搜集的34家企业履历表，其中

有项目可能违反《就业服务法》与《性别平等法》，例如填写性别、婚姻状况与怀孕计划等，而这些项目

与职务内容无关。劳动部后续回应，企业若以性别、宗教信仰、年龄等与工作特质无关的项目来筛选求职

者，可能构成就业歧视。

除了就业歧视的情况，各县市政府劳动局也曾提醒民众，身分证背面所登载的个人隐私不须提供给雇主，

避免个人隐私遭雇主不当使用甚至外流。例如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曾发文指出，当雇主要求员工提供身分

证，员工可以将配偶姓名、父母姓名与役别等资料遮住再影印，甚至拒绝提供背面的资料影本。

周雅淳的“身分证故事”活动回响热烈，吸引媒体前来报导，周雅淳借机呼吁改革。妇女新知基金会亦撰文

发起“身分证改革运动”，要求删除身分证上不必要的栏位。文章指出，“身分证改革运动作为新知解构婚姻

家庭的父权体制、拆解巩固婚姻家庭不平等的立基点，重新检视修法后的落实和社会观念的关系。”

没想到，此时却招来许多不友善的评论——有人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精力在这件事上，也有人说周雅淳心

态自卑才想去隐瞒，外人根本不在意单亲。

“但不是啊，是你不应该刺探别人就不应该刺探别人，你不该知道的事情就不该知道。”周雅淳称，这是整

体社会风气、文化的问题，“真的完全不把个人隐私视为一回事。”她认为民众的反对意见主要源自习惯接

受政策，民众长时间接受了一套制度、规范，因而将提出质疑声音的人视为“有问题的人”。

本想推行的改革运动，也因着周雅淳工作太忙、身体状态不佳，最后并没法推进。六年后，陈宏奇的诉讼

证明，仍然有人在乎身分证资料隐私问题。

周雅淳乐见法官今次的判决，她认为，重点在于人民有否权利选择不让别人看见这些资讯。陈宏奇也有类

似的观点，“我并不是要废除身分证，或是要求全民跟我一样移除个资，而是希望每个人可以有选择权。”

周雅淳觉得，卡片上保留姓名、出生日期跟身分证字号，足以确认个人身分，其余皆可舍去。“就是要问国

家，你对自己给每个人民编出来的号，完全没有任何信心吗？要不然为什么还要提供那么多辅佐的资料？”

https://www.facebook.com/mimiandmom/photos/a.688909361141680/994298270602786
https://www.facebook.com/yumeinu/photos/%E4%BB%8A%E5%A4%A9%E4%B8%8A%E5%8D%88%E6%88%91%E8%88%87%E5%B0%B1%E6%A5%AD%E6%AD%A7%E8%A6%96%E7%9B%A3%E7%9D%A3%E8%81%AF%E7%9B%9F%E7%9A%84%E5%8B%9E%E5%B7%A5%E9%9D%92%E5%B9%B4%E6%80%A7%E5%88%A5%E5%9C%98%E9%AB%94%E4%B8%80%E8%B5%B7%E8%88%89%E8%A1%8C%E8%A8%98%E8%80%85%E6%9C%83%E6%8F%AD%E9%9C%B2%E6%97%A5%E6%9C%88%E5%85%89%E7%BE%A4%E5%85%89%E9%BC%8E%E6%B3%B0%E8%B1%90%E7%AD%89%E5%85%AC%E5%8F%B8%E5%B1%A5%E6%AD%B7%E8%A1%A8%E5%8F%8A%E9%9D%A2%E8%AB%87%E4%B9%8B%E5%B0%B1%E6%A5%AD%E6%AD%A7%E8%A6%96%E5%95%8F%E9%A1%8C%E5%B0%B1%E6%A5%AD%E6%AD%A7%E8%A6%96%E7%9B%A3%E7%9D%A3%E8%81%AF%E7%9B%9F%E9%80%8F%E9%81%8E%E7%B6%B2%E8%B7%AF%E8%88%87%E6%A0%A1%E5%9C%92%E5%BE%B5%E6%89%8D%E7%AD%89%E7%AE%A1%E9%81%93%E6%94%B6%E9%9B%86%E4%BA%863/878555585493661/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cHVibGljL0F0dGFjaG1lbnQvNTEyMzE2MzgyMzg4LnBkZg==&n=NTEyMzE2MzgyMzg4LnBkZg==
https://www.awakening.org.tw/publication-content/4603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第三代)。图：网上图片

台湾国民身份证经历六代转换 


​​国民身分证共经历5次换发、6种版本。从1946年开始，内政部公布“国民身分证实施暨计公务员首先领证

办法”，由中央公务员率先领证，隔年全民普发。换发的时间则为1954、1965、1975、1986、2005

年。

国家制发身分证的目的在于辨识个人身份，持证的人民代表具“国民”身份，在洽公或私人活动中得以被辨

识，作为享有权利与负担义务、治安调查、辅助行政机关确认身份。根据户籍法规定，父母姓名栏是为了

证明亲子关系，配偶栏位可证明夫妻关系。

国民政府在抗日时期，因应兵役、行政的需求发给不同的证件，例如居民证、商人通行证等；而身分证最

早的雏形来自“国民兵役证”，规定18至45岁役龄男性须领取国民兵身分证。

而后政府修正《户籍法》，对身分证做具体规定，第一代身分证除记载姓名、性别、证号、籍贯、户长姓

名、父母与配偶的姓名等15栏个资，还须纪录左右手指指纹。第二代则是将领证年龄从18岁下修到14

岁，并增加血型、家中排行栏位。第三代则分为男女两种版本，第一号身份证号领有者是中华民国总统蒋



中正，由台湾省阳明山管理局制发，九码字号为“Y10000001”，后来则增加为十码字号。第四代则盖上内

政部大印。第五代废除出生别（顺序）、血型、教育程度。

在1997年间，则发生了按捺指纹的争议，当时户籍法修正规定，领身分证须按捺指纹，否则不予发给。

2005年大法官做出释字599号及603号解释，宣布按捺指纹条款违宪。

目前，台湾使用的国民身分证为第六代身分证，于2005年底开始全面换发。设计上废除了男女不同颜色的

差异，并规范证件照片格式，增加了21种防伪设计。

与前一代身分证的资料项目差异，在于删除了本籍（省籍）、职业与教育程度，并新增身分证号条码与雷

射控管号码。1992年修正的户籍法规定废除本籍，是为解决省籍问题，加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因而修改

为出生地登记。1997年户籍法修正删除登记教育程度与职业，因教育程度可透过教育主管机关调阅，并非

身份查核的必要；职业则是因人民更换职业的频率高，且换工作后并不会申报异动，导致资料不完整或错

误，主管机关认为，职业并非有效识别身份的资讯，因而修法废除。

研究者陈正坚于2012年的论文《我国国民身分证制度及角色功能之研究——以民国36年至94年历次换发

为中心》指出，身分证根据户籍法、国民身分证制发要点等规定制发，但没有专法规范。这也是目前民间

团体与学者倡议的重点。

其次，第六代身分证虽增加21种防伪机制，仍难防冒用，例如照片与本人的长相不同或是不同人的长相类

似，甚至是遭恶意变造。研究参考外国的身分证设计制度，建议加强辨识技术、制定专法、专责机构并推

行数位化。

纸本身分证的隐私问题未解，在周雅淳征集故事的同年，内政部亦曾提出了“晶片国民身分证全面换发计

划”（以下将晶片国民身分证统一称为数位身分证），一卡结合自然人凭证，连接健保卡、驾照等功能，民

众可以随时办理各项行政业务。

身分证私隐问题的战场延伸到了数位身分证上。媒体当时追问内政部对于去除父母栏，避免身分证成为“身

世证明”议题的看法，内政部表示，考虑在数位身分证的规划上，减少登载个人资料，并直指要等到2018

年才会有结果。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aspx?media=print&ty=C&CC=D&CNO=59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aspx?media=print&ty=C&CC=D&CNO=603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0NCNU0054024%22.&searchmode=basic#XXX
https://news.tvbs.com.tw/life/602215


台权会数位人权专员周冠汝。摄：陈焯𪸩/端传媒

数位身分证计划搁置 


等到2019年6月，台湾经行政院核定“数位身分识别证（New eID）”的计划，公布计划时间表。按照规

划，数位身分证内的晶片设计，储有与现行证件相同的个人资料，父母姓名、配偶姓名等会加密处理，国

民可自行选择是否附加自然人凭证。换发计划原定于2020年启动，并预计2023年完成全部换证，取代纸

本身分证。

行政院核定计划的同年，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权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人约盟）、财团法人民间

司法改革基金会（司改会）等多个团体，在同年11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政府暂停该数位身分证计划，指

政策应重新检讨、加入公民参与。

至2020年，立法院在经审查计划预算案，决议冻结4亿元台币预算，待专案报告出炉后方可重启。同年3

月，官方公布《国民身分证全面换发办法》，并完成多项决标程序。民间后续发起连署，反对换发具晶片

身分证，要求先立法确保国民隐私。4月，官方称受疫情影响调整换发时程，暂缓计划。

时隔不足两个月，中华电信成功得标数位身分证换发系统工作，并预计于2021年，先在新竹市等部分地区

小规模试行，7月全面启动换发。不过重启消息一出，再次引起热议。台权会等民间团体向内政部提出集体

诉讼，认为贸然换发数位身分证是把个人资料暴露在安全风险中，是违宪的行为。

提告方表示，政府预计全面换发数位身分证，如有人拒绝换发将导致如投票等基本权益受损。对此，内政

https://www.tahr.org.tw/news/257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30035
https://sites.google.com/tahr.org.tw/anti-eid-petition


部也祭出解方，若不想换发数位身分证的民众，可以申请纸本证明，譬如是户籍誊本。

2020年11月，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资讯法中心提出“数位时代下的国民身分证与身分识别政策建议书”。

内文指，其他有数位身分证的国家立订专法，限制数位足迹的搜集、使用，人民也可以反过来监督政府与

企业使用数位足迹，不过目前的法规范中，并无这些保护措施。建议书也强调，在专法制定完整前，若新

制上路，人民应该拥有关闭晶片功能以及选择保留纸本身分证的权利，否则将可能侵害人民的权利。

2021年1月，内政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数位身分证换发检讨评估”，决定暂缓换发数位身分证，待制定专

法、取得社会共识后，再依法办理。内政部提出几个方向︰将制定专法规范晶片身分证的申请、制发、启

用；订定身分资料搜集、处理及利用的要件；凭证的验证及管理；政府利用身分资料连结资料库的原则；

利用身分资料连结政府资料库共享资料机制与系统的建立；数位足迹的搜集、处理与利用；身分资料利用

纪录的留存以及资料当事人的查询机制。

由于内政部宣布将订定专法，因此曾四度开庭审讯的行政诉讼，目前变成暂停状态，可能会等到专法制定

后，才会再度开庭审理。

台权会数位人权专员周冠汝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指出，数位化的议题早在1998年便出现。当时国民党政府曾

推出身分证与健保卡二合为一的“国民卡”，晶片除载有基本身分证资料外，还有户政资料、健保资料、指

纹资料与电子签章等，引发民间对私隐和资安的疑虑。时至今天，数位身分证仍出现当年遭质疑的问题。

台权会搜集许多国家的身分证使用情况，发现辨识身分不一定需要身分证，可以用其他证明替代。例如在

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简称PDPC）2019年规范身

分证使用范围，个人企业原则上不得收集身分证资料；日本的身分证号使用也有法规限缩，必须要与税

务、救灾等相关情形才能使用。周冠汝认为，台湾可参考这些国家的做法，限缩身分证使用的范围。

至于行政院从过去到现在主张身分证可以作为防止犯罪、身分识别的用途，周冠汝并不认同，皆因警职人

员有M-Police行动系统，在查缉人民身分时，透过系统就能比对是否为逃犯，因此执法单位已有足够能辨

识国民身分的工具。

不过，综观陈宏奇诉讼案后续的反应，台湾民众似乎对于隐私议题没太感兴趣。周冠汝认为，或许因为没

有发生太糟的情况，抑或是，个资外泄的当事人不知晓。

2018年，台北市卫生局有298万笔市民资料遭窃。事实上，在法务部的调查中，政府机关、公立医院，大

学的个人资料，都曾出现被窃取情况。其他涉个资外泄的机关还包含铨叙部（台湾铨叙以及公务人员人事

主管机关）、外交部、劳动部等。

https://www.iias.sinica.edu.tw/news_post/1187/34
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b2bdf93e-766c-40ec-8ab4-d55624070284


周冠汝指，机关资料遭骇客入侵，并在国外网站贩售，但个资遭窃的当事人没有被通知，也不知道调查结

果，因而没有深切的感受。另一个问题则是，就算知道个资外泄，又该怎么咎责？民间团体多次呼吁台湾

应该成立独立的个资保护机关。

数位身分证规划不足，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权益被侵害的状况。身为集体诉讼当事人的台权会秘书长施逸翔

指出，参与诉讼的人，不少都对数位身分证规划有疑虑，在规划未周全前，他们将选择不换发数位身分

证。他们亦质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配套措施，让拒绝换发者的权益不受损。

他强调，台权会的立场不是反对推行数位身分证，而是希望人民握有选择权；无论人民是否换发，政府都

能保障人民的权益不被侵害。



数位身分证。图：网上图片

如上诉结果不满意，考虑提出释宪 


陈宏奇的诉讼案件，双方已上诉，等待法院定下开庭时间。 


今次的公民行动，是陈宏奇与法律界朋友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尝试。“我自己提告，受到外界批评对我个人没

有太大影响，但对于人民的隐私权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诉讼结果改变了身分证的呈现，势必影响行政机

关，让行政负担增加，“但相较于人民隐私外泄所造成的伤害，这应该是国家可以接受的成本。”

如果最终结果不尽满意，他会考虑提出释宪。 


当纸本身分证有过多个资，那数位身分证是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吗？“从目前的政策看来，我对数位身分证

存有疑虑，在个资的存取、保障、救济都不明确。”

既然尚无法肯定数位身分证的发展，陈宏奇认为目前能做的，就是机关修法让人民在身分证上“有选择

权”。

阿静居留在台快半年，差不多可申请健保卡，而这张卡只登载姓名、照片、身分证号码或统一证号、出生

日期，并没有其他个资；而持卡人的个人基本资料、健保资料等，则保存于晶片内。她觉得终于有一份台

湾身分证明文件，可取代居留证部分身分识辨功能。

“拥有选择权”是周雅淳认为可以避免标签、不必要的隐私外泄的方法，“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父母名字、婚姻

状况被揭露，每个人对于幸福美满的定义不同。国家不要因为方便，强迫所有国民的个资揭露。”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阿静、兰兰均为化名）


